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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孟村方言中的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

高　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　要：孟村方言中有三组特色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ａ．“当”组：“当不（着／的）”；ｂ．“横”组：“横（着／

的）”；ｃ．“铁”组：“铁着／的”。这三组表达形式具有不同的情态语义特征。“当”组主要表达“可能性”揣

测，情态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或盖然性推测，情态

量级相对较高；此外，“铁”组还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形式语义特征不同，在人

称选择、句法位置、句子类型等句法方面的表现也不同，情态语义特征与其句法表现之间表现出明显的

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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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孟村县全称孟村回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沧州

市东南约５０公里处，东邻海兴县、盐山县，南邻南皮

县，与山东省德州市临近，西北邻沧县，北接黄骅市。

从河北省方言区划上看，孟村方言属于冀鲁官话区

沧惠片黄乐小片。孟村方言中有三组有特色的认识

情态表达形式：ａ．“当”组：“当不（着／的）”；ｂ．“横”

组：“横（着／的）”；ｃ．“铁”组：“铁着／的”。这些表达

均包含“着／的”。

情态一般包含动力、道义以及认识三种语义类

型。动力情态“与能力或意愿的意义相关”［１］，如“能

够、愿意”等。道义情态与许可或必要的意义相关，

如“可以、必须”等。这两者又合称为根情态（ｒｏｏ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认识情态（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ｙ）表达说

话人对命题为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看法或态

度［２］（Ｐ４２），如“可能、一定”等。在普通话中，情态动词

通常不与“着／的”连用构成“情态动词＋着／的＋动

词”结构，如例（１３）。

（１）我能够着／的说汉语。（动力情态）①

（２）你必须着／的离开这儿。（道义情态）

（３）明天可能着／的下雨。（认识情态）

但在孟村方言中，虽然根情态动词一般不能与

“着／的”（在孟村方言中“着”读作［ｔｏｕ
０］，“的”读作

［ｔｉ０］）连用，但存在一些“Ｘ着／的”结构可以表达认

识情态，其中包括本文论及的三组认识情态表达。

这三组表达虽然都主要表示揣测，但具有不同的情

态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情态语义特征的不同主要

体现在情态量级方面。认识情态量级是指说话人对

其所表达的命题能否成真的把握性程度，也被称为

情态强度［３］、情态梯度［４］（Ｐ８３）等，一般分为可能性、应

然性［４］（Ｐ８３）或盖然性［２］（Ｐ１６０）、必然性三级。“当”组主

要表达“可能性”揣测，情态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

“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

或盖然性推测，情态量级相对较高；此外，“铁”组还

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情态语义特征和句法特

征之间往往具有明显的互动性［５］，本研究将从这一

角度出发来描写和比较孟村方言中这三组特色的认

识情态表达形式。

二、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情态语义特征

及其句法表现

（一）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情态语义特征

１．“当”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当不（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ｔａ
４２ｂｕ０

（ｔｏｕ
０／ｔｉ０）］。在孟村方言中，“当”组实际有“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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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着”“当不的”三种表达。这一组认识情态表达

形式的语义特征为“可能性”揣测，即说话人对所说

命题能否成真持中立态度，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

是一种单纯的“揣测”。

（４）明儿当不有雨，你就别上地里干活儿啦。

（明天可能有雨，你就别去地里干活儿啦。）

如（４）中说话人对“明天有雨”和“明天没有雨”

这两个命题能否成真的把握性相差不多，可对应普

通话中的“可能”。虽然说话人的揣测难免会带有说

话人的主观性，但这里并不旨在向听话人展示自己

明显的态度倾向性。在山东德州［６］、枣庄［７］，河北武

邑［８］等地区也有类似的用法。

２．“横”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横（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ｘ
４２（ｔｏｕ

０／

ｔｉ０）］，本字存疑②，主要有“横”“横着”“横的”三种表

达形式。这三种表达形式中的“横”也可替换为“横

成［ｔ
ｈ


１］”。由于“横成”的本字未定，且我们未发

现其意义和用法与上述三者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不

再对其做进一步探讨。这一组认识情态表达的量级

相对较高，说话人对所说命题能否成真有自己的倾

向性，即说话人从事理、物理等角度推测所说命题很

有可能为真，可对应普通话中的“很可能”，在已有研

究中被称为盖然性或应然性。

（５）明儿横有雨，你就别上地干活儿啦。（明天

很可能有雨，你就别去地里干活儿啦。）

如（５）中说话人对“明天有雨”这一命题的提出，

可能是出于看了天气预报，或者通过天象观测等别

的渠道获得了相关消息，确切来说是一种“推测”。

在东北［９］、山西晋城［１０］（Ｐ９）、河北临西［１１］等地区也有

类似的用法。

３．“铁”组的情态语义特征

“铁着／的”在孟村方言中读作［ｔｈｉε
３１２（ｔｏｕ

０／

ｔｉ０）］。在孟村方言中，“铁着／的”表达一种高量级的

认识情态，如例（６）。

（６）ａ．河水铁着／的会倒流吗？ｂ．都半夜了还亮

着灯，铁着／的他还没睡？

“铁着／的”在孟村方言中使用较多，用法也较灵

活，大体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难道”。“难道”在《现代

汉语词典（第７版）》中有两个用法：ａ．加强反问语

气，如“河水难道会倒流吗？”可以解读为“河水不会

倒流”；ｂ．表示揣测的语气，如“都半夜了还亮着灯，

难道他还没睡？”该句不可以解读为“他睡了”。上述

两个句子中的“难道”都可以换成“铁着／的”，如（６）。

首先就表揣测的“铁着／的”来说，其情态量级是比较

高的，言者往往拥有了某些证据才做出判断，如上述

例句中“还亮着灯”就是言者做出“他没有睡”这一论

断的依据。此外，这种高情态量级也体现在加强反

问语气用法中。反问句本身具有较强的口气特征，

虽然不能说用于反问句中的情态表达都具有高量级

认识情态，如“他这样的人还可能有什么事？”中的

“可能”为低量级情态词，但“铁着／的”与“可能”不

同，只能用于问句中，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实际

上，“难道”的上述两种解读很多情况下需要依赖具

体的语境才能判断［１２］（Ｐ３９４０），并非截然分开的。但不

管是哪种解读，这些问句往往表达言者对命题成真

具有较强的把握，不是一般的询问和揣测，更接近

“断言”，是一种高量级的认识情态。

整体来看，“当”组主要表达“可能性”揣测，情态

量级相对较低；“横”组和“铁”组的揣测常带有言者

的倾向性，主要表达应然或盖然性推测，情态量级相

对较高；此外，“铁”组还具有加强反问语气的作用。

不同的情态语义特征常会有不同的句法表现。我们

接下来从句法表现方面来比较这三组表达形式的异

同，进一步印证上述归纳所得的情态语义特征。

（二）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法表现

１．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人称选择

（７）你／他当不／横着还不知道，小明已经回北京

了。（你／他也许还不知道，小明已经回北京了。）

（８）ａ．你／他铁着还不知道？！这消息已传遍整

个学校啦！（你／他难道还不知道？这消息已传遍整

个学校啦！）

ｂ．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这点儿道理你／他

铁着还不懂嘛？！（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这点儿道

理你／他难道还不懂嘛？！）

ｃ．你／他当不／横着还不知道？！这消息已

传遍整个学校啦！

朱丽（２００５）较早指出揣测语气与人称有密切关

系［１２］（Ｐ４４），本文中的三类情态表达也包括在朱丽的

揣测语气中。该文指出揣测是一种不确定性推理，

言者通常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揣测语气多

用于非第一人称，如（７、８）中的主语是“你／他”等非

第一人称。不过，由于“铁着”的情态高量级和疑问

特征，与前两组表达不同，“铁”组表达所在的句子常

包含某种强烈的情感或态度倾向，如（８ａ）“你／他铁

着还不知道？”包含既然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学校，

“你／他”应该知道的意思。（８ｂ）也包含这点儿事

“你／他”应该懂的意思。这组句子中的“铁着”都不

能换成“当”组和“横”组，不是表达单纯的揣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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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ｃ）。

（９）ａ．这么晚了，雨还没有停，我当不着去不了

你家了。

ｂ．这么晚了，雨还没有停，我横去不了你

家了。

（１０）ａ．我横把钥匙忘屋儿了。（我很可能把钥

匙忘家里了。）

ｂ．我横明儿去北京呢。
［１０］（Ｐ９）

（１１）ａ．你一定没忘交电话费吧？

ｂ．我一定不会忘交电话费。
［１２］（Ｐ４４）

当然，揣测语气多与非第一人称连用只是一种

倾向，由于对外界环境、人、事的不确定，言者也会对

自身的情况进行揣测。但在与第一人称共现方面，

三组表达形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当”组与第一

人称的共现较为自由，如（９ａ），由于雨停的时间的不

确定性，导致言者对自身情况产生了不确定性。但

该例不可以换成“横”，如（９ｂ）。关黑拽等（２０１９）曾

指出晋城方言中的揣测语气副词“横／横是”与第一

人称连用只能用于表达已然事件的句子中［１０］（Ｐ９），如

（１０ａ），不能用于表达未然的句子中，如（１０ｂ）。这与

孟村方言的情况是一致的。（９ｂ）表达的就是一个

未然事件。但为什么同样表达认识情态，一个可以

用于未然，一个不可以？这可能与两组表达的认识

情态量级有关。对与言者自身相关的已然事件的揣

测，主要表达一种认识，对事件的把握程度可以根据

言者掌握的情况或证据的多少做调整，使用低量级

或高量级认识情态。但当对与言者自身相关的未然

事件进行评价时，除了表达言者自身的一种认识以

外，还具有了对即将发生的未然事件承诺或宣告的

意味，这意味着言者承担了更多的言后责任。出于

掩饰或弱化这种言后责任的语用目的，言者往往多

采用低量级的认识情态表达。如（９）中的情况，如果

采用“横”，会传达出言者本来就不想去的解读，是不

恰当的。当然，如果言者想要凸显愿意承担责任的

意愿，也可以使用高量级情态表达，不过这时便不再

是认识情态，而是道义情态，如“一定”在（１１ａ）中表

达认识情态，在（１１ｂ）中表达道义情态。
［１２］（Ｐ４４）

（１２）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我铁的还不知道嘛？

而当“铁”组与第一人称连用时，基本只能做加

强反问语气的解读，不能做单纯的揣测语气解读，如

（１２）表达的是一种高量级认识情态，意味“我当然知

道”，而不是对自己知道或是不知道做出揣测。

２．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法位置

（１３）（ａ．横／当不着）明儿（ｂ．横／当不着）有雨。

（明天可能有雨。）

（１４）（ａ．铁着）明儿（ｂ．铁着）有雨？（难道明天

有雨？）

（１５）都这个点儿了，（ａ．应该）他（ｂ．应该）已经

到家了。

（１６）Ａ：明天有雨吗？

Ｂ：当不／横的。／铁的／着。／？当不／横着。

普通话中的情态动词主要位于动词前做高层谓

语，也可以独用回答问题。语气副词，如“难道”可位

于句首和句中，一般不能独用。较之普通话中的情

态动词和语气副词，孟村方言中的这三组表达形式，

句法位置更为灵活，它们都可以用于句首和句中，如

（１３、１４）。句法位置之所以如此灵活，原因有二：一

是认识情态较之根情态是更外围的情态，作用域包

括整个命题，因此位于句首比较常见。二是这三组

表达都具有非常浓的口语色彩，在口语中一些情感

态度性表达的位置更为灵活。实际上，在普通话一

些口语色彩较浓的语境中，认识情态也可用于句首，

如（１５）。

另外，除了“铁”组外，其他两组也可以独用回答

问题，如（１６）。因为肯定性答语位置与“铁”组的疑

问特征冲突。只不过在独用情况下以用“的”为主，

用“着”接受度不高。这可能与“的”“着”本身的功能

特征有关。“着”主要表达动作或事态的持续体貌，

“的”主要表达“确认”的语气。因此，作为对前文内

容的确认或评价，“的”通常具有比较强的情感，更适

合用于独用答语位置。在孟村方言中，还有很多由

“的”构成的类似表达，如（１７）中的“可是的［ｋ
５５

ｓΙ
０ｔｉ０］”“管是的［ｋｕａｎ５５ｓΙ

０ｔｉ０］”都表示必然性肯定，

其中的“的”都不能用“着”来替换。

（１７）Ａ：你这件衣服真漂亮！

Ｂ：可是的！我花了一千多买的。（当然

啦！我花了一千多买的。）

Ａ：一千多不算贵？

Ｂ：管是的！花的又不是你的钱。（当然

啦！花的又不是你的钱。）

实际上，现在普通话中开始涌现越来越多的“情

态动词＋的”独用结构，这可能正是受到了北方方言

的影响，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表达中的“的”也常

读作［ｔｉ０］，而非普通话音［ｔ
０］，如（１８），“必须的”表

达了说话人对“去花舍家”的必然性肯定。

（１８）“出院后，你打算怎么庆祝？”“当然得去一

趟花家舍。”“为什么是花家舍？”“只能是花家舍。嘿

嘿。必须的！”她很不喜欢“必须的”这个流行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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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讨厌所有的东北人。（格非《江南三部曲》）

（１９）Ａ：你把钥匙忘哪儿了？

Ｂ：当不着忘家啦，当不着忘车上啦。／？

当不的忘家啦，当不的忘车上啦。

另外，在如（１９）所示的表达不确定性的并列复

句中，人们更常使用“当不（着）”，而非“当不的”，原

因就在于后者中的“的”使“当不”具有了一定的确认

语气。而确认语气与这类并列复句所突出的说话人

的不确定态度不和谐，因此在这个句式中“当不的”

的接受度不如“当不（着）”高。

３．三组认识情态表达的句子类型

（２０）Ａ：你把钥匙忘哪儿了？

Ｂ：当不着忘家啦，当不着忘车上啦。／

横着忘家啦，横着忘车上啦。／应该忘家啦，应该

忘车上啦。（可能忘在家里了，也可能忘在车上了。）

（２１）明儿当不／横／铁着有雨吗？（明天可能有

雨吗？）

（２２）ａ．都这个点儿了，他应该已经到了吗？／

都这个点儿了，他应该已经到了吧？

ｂ．都这个点儿了，他横着已经到了吗？／

都这个点儿了，他横着已经到了吧？

言者的猜测、推理与祈使的语用功能相矛盾，揣

测语气通常不能出现在祈使句中［１２］（Ｐ４２），本文探讨

的三组表达也不例外。“当”组和“横”组可以用于陈

述句，但二者由于情态语义特征的差异，在一些陈述

句中限制不同。如在并列复句中，主要使用“当”组，

不使用“横”组，如（２０）。这是由于“横”组表达中的

态度倾向性与并列复句的不确定句式意义冲突。

“铁”组表达不用于陈述句中。

在疑问表达中，三组情态表达都能用于是非疑

问“吗”字句中，如（２１）。但在表示已然事件的揣测

性疑问时，“横”组表现出与普通话中表应然性的“应

该”相似的特征，一般不用于是非问“吗”字句，而多用

于“吧”字句中，如（２２）。这是由于“吧”往往体现言者

一定的态度倾向，与应然性“推测”的情态语义相谐。

这也再次印证了“横”组的情态量级高于“当”组。

“铁”组主要用于反问句中，当表达加强反问语

气时，不能被“当”组和“横”组替换，如（８ｃ）。因为反

问句已经体现了较强的断言性，与“揣测”和“推测”

不谐。

三、结论

将三组情态表达句法语义特征的异同以表格的

形式呈现（表１）。

表１　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句法语义特征对照表

组别
情态量级 人称选择 句法位置 句子类型

可能 盖然 非一人称 第一人称 句首／中 独用 祈使 并列 吗 吧 反问

“当”组 ＋ ＋ ＋ ＋ ？  ＋ ＋ ＋ 

“横”组 ＋ ＋ ？ ＋ ？   ？ ＋ 

“铁”组 ＋ ＋ ？ ＋    ＋ ＋ ＋

　　从表１中，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第一，三组认识

情态表达情态量级不同。“当”组情态量级相对较

低，其他两组相对较高。第二，在人称选择方面，三

者都可以与非第一人称共现，差异主要体现在与第

一人称的共现方面。虽然三组认识情态表达在一定

的条件下都可以与第一人称共现，但“当”组更为自

由，其他两组相对受限，在表中我们用“？”标示。第

三，在句法位置方面，三者都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

差异主要体现在独用方面。“铁”组不能独用，其他

两组在独用时用“的”的接受度较高，用“着”的接受

度较低，所以我们标记了“？”。第四，在句子类型方

面，三组表达都不能用于祈使句中，由于各组的情态

语义特征的不同，在陈述、疑问语气内部各小类句型

中表现不同。其中“吗”列中的“？”表示“横”组一般不

与未然的“吗”字句共现。整体来看，三组情态表达的

语义特征与它们的句法表现具有明显的互动性。

注释：

①　没有特别说明，例句前的“？”表示该句接受度不高，“”

表示该句不合乎语法。

②　本研究主要关注语义和句法问题，文中的本字（包括

“横、铁”等）尚需进一步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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